
2015

年1

月3

日

星
期
六

编
辑

吕
华
远

美
编

罗
强

组
版

庆
芳

期待看病不用挤大医院
追梦人：韩伟杰（济宁市民）
记录人：本报记者 李倩

我爷爷今年93岁了，3年前
做过一次手术后，几乎每年都
要在医院住上几天。最近一段
时间，因为病情加重，老人在县
级人民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后，
又转院到济宁第一人民医院治
疗。

去大医院看病，都是从等
开始的，门诊挂号要等，检查要
等，办理住院也要等。等了一周
时间，考虑到我爷爷年龄太大，
医护人员帮忙协调住进了病
房，这才算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从早到晚，护士

们一遍遍来换药、量体温、测血
压，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大家
都能看得见。

相比不断出现的护士，不
少住院患者都有疑问，除了早、
晚查房，其他时间好像见不到
医生。医生去哪了？门诊还是手
术室？一个科室20多位住院患
者，多则只有七八位医生，还有
门诊和手术室，可以想象，医生
花费在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都
不多。但患者似乎都有着同样
的心情，希望医生能多点时间，
把自己的疑问都解开。即便是
平常的两句鼓励和安慰，也能
让患者的心情舒缓不少。于是
乎，“让大夫多上上心”成了不

少患者找熟人、托关系的根本
原因。

在实际与医生的接触中，
每位医生也都是尽心尽责。但
集中到省、市的大医院，可能医
生面对的患者确实太多，能够
分配到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就
更少了。这其中，确实有患者希
望去大医院、找好医生的心理
原因，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医
生与患者配比不均衡更直接造
成了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

优质医疗资源如果能够更
全面覆盖，老百姓在家门口能
够得到硬件和软件都好的医
疗，也就不用挤破头到大医院
去看专家了。

将医患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讲述人：孙伟（化名，济宁医生）
记录人：本报记者 李倩

我从1990年做医生，不知不
觉已经24年了，尤其是这几年
更是有痛有乐，但乐始终还是
大于痛的。在医患日趋紧张的
背景下，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
依然热爱。受家庭影响，儿子对
我也十分理解，写作文也时常
提到对父母的崇拜、父母如何
辛苦地加班、父亲的病人如何
多，这些都让我感觉很幸福。

急诊科多是急症病人，一
点闪失，医患矛盾就可能一触
即发。我做急诊科主任时体会

很深，有次值夜班，几乎是同时
来了 3个急症病人，一个腹泻
的，一个酒精中毒醉酒的，一个
农药中毒的。从医生职业的角
度说，肯定要先处理农药中毒
的患者。但当时酒精中毒的患
者不愿意了，上来一拳头打到
我胸口上。当时我顾不上思考，
一下就抱住了他，压制自己情
绪，劝他多理解先休息，因为农
药中毒带来的伤害可能是致命
的。在一旁的腹泻患者很理解。
就这样，处理完农药中毒的患
者，赶紧看酒精中毒的，随后是
腹泻患者。

我干过很多科室，让我体

会很深的是医生除了多思考业
务，还要更多关注患者切身感
受。我的很多病人，都是服务了
三代人，不少都成为了朋友。

时下，医患关系越来越紧
张，不少医生发出不愿意让孩
子学医的声音，其实这也是不
对的。我期望医患双方能回归
理性，希望社会重塑医生白衣
天使的形象；期望多点执业尽
早放开，让医生合理合法地获
得尊严和收入；期望对药品改
革，从源头对药品合理定价；期
望媒体能客观报道，政府能完
善法律，通过司法援助，将更多
医患极端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希望法援条例不断完善
追梦人：韩英选（滨州市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领娣

我从2002年1月份在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至今已有13年，
亲身经历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发
展历程。

记得2002年时，好多人还
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一说法，
更不知道有这一职能机构，多
数来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是因为
想打官司但交不起律师代理
费，才被介绍到法律援助中心，

滨州市一年才受理百十件法律
援助案件，涉及赡养、抚养和劳
动报酬等，由于政府给予律师
的办案补贴不高，律师的办案
积极性也不高。

随着法律宣传的增多，寻
求法律援助的人数明显上升，
这几年的案件数平均每年增长
20%。现在，滨州市一年的法律
援助案件有3000多件。

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近几年
一直在滨州市开展“老年人法
律援助月”活动，从中发现，老
年人普遍关注的遗产继承、老

年人养老金及社保低保待遇等
方面的问题占咨询总数的70%。
记得在经济开发区开展活动
时，现场就受理了3件老年人法
律援助案件。这样的事情如果
发生在以前，老人或许就默默
承受了，如今，他们的维权意识
增强了，我们也能感受到自己
工作的成果和国家法治进程的
进步。

谈到对以后的期待，我觉
得现在实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已
有多年，希望能根据时代的变化，
不断补充和完善这一条例。

让百姓打官司更容易
追梦人：李国兵
记录人：本报记者 任志方

两三年前，我接到小舅的
电话，他因为和邻居住房相邻、
耕地相邻，多年来一直磕磕绊
绊。觉得受了气的小舅打电话
给我，想向我这个学过法律的
外甥讨个主意。我思来想去，给
小舅说：“小舅，打官司不容易，
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都是乡
亲邻居，有么事好说好商量，退
一步海阔天空，让让就过去啦！

我学过法律，这么给您说，您可
别觉得我无能，白上学啦！”

学了7年法律的我，为什么
不愿意打官司呢？因为我觉得，
老话说得好，“打一场官司记一
辈子仇”，没什么大事，谁也不
愿意去“见官”。

打官司不仅需要收集整理
提交各种各样的证据，还有冗
长繁杂的诉讼程序，简单的三
两个月完事，长的能拖个大半
年。老百姓天天忙着混饭吃，谁
有时间和精力天天往法院跑

呢？再说了，同学朋友乡里乡亲
都是熟人熟脸，人情社会里平
时谁也不会拉下脸，什么事都
得白纸黑字写下来。如此一来，
到了打官司的时候，哪里有什
么证据？

程序繁执行难，成了老百
姓打官司的拦路虎。希望能借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推动
法治建设更上一个台阶，让老
百姓打官司更容易，更愿意到
法院里评评理找寻公平正义，
更愿意信法不再信“访”。

干好工作经营好家

追梦人：刘运智
记录人：本报记者 李倩

“希望2015年工作再上一个档次，
还有就是要结婚！”说起新年愿望，我
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好几个。我女朋友
是医院的护士，我家是梁山的，她家
是鱼台的。

我学的是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
在济南一家整脊医院工作了一年多，
又考回济宁老家。现在济宁市中医药
预防保健中心从事技师工作，这里服
务的对象叫顾客，有时自己也被称为
服务员。这些身份的称谓，有时也会
让26岁的我觉得尴尬，但这里每天早
中晚7小时工作制，带来相对自由的时
间，我算是比较满意。

2015年选派我去济南进修，希望
回来后自己各方面都能提高一个档
次。同去医院治疗的患者相比，保健
中心更多的是亚健康人群，很多技师
都很年轻，也苦恼于缺乏学习的机
会，显然，因此，我会加倍珍惜这次学
习机会。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些名
堂，干好工作，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过年去韩国玩儿

追梦人：任宝珍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李若琳
采访地点：济南历下大润发附近

我希望全家2015年还像2014年一
样健康幸福。现在，我和老伴一起过，
我72岁，老伴78岁，对我们老年人来
说，健康非常重要。现在我坚持每天
运动2小时，在小区楼前广场跳舞。每
天和姐妹邻居一起出来买菜，家里也
没有什么活要做，我会继续坚持锻
炼，保持健康和好的心态。

儿子女儿都已成家，孙女和外孙
女也都十多岁了，孩子们都非常孝
顺。我和老伴每人每月都有两三千元
的退休工资，这些钱都够花。

我的孩子在旅行社工作，我又特
别喜欢旅游，所以过年也已经安排了
到海南和韩国玩。不只是年轻人兴旅
游过年，我们老年人也一样喜欢。今
年我就已经去过了香港、澳门和新
疆。

过年的年夜饭也已经订好了，不
用我们老两口操心，我们一大家一起
到饭店里吃，只要全家人都在一起，
和和美美的我就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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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疗纠纷案件多发，医患关系较为紧张，承担救死扶伤职责的
白衣天使不时成为暴力伤害的对象，如何缓解目前紧绷的医患关系，成为医疗改革的
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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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未来的自己]

︻
编
者
按
︼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在利益诉求多元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如
何确保国家治理的一切原则都以法律为依据，保障人民平等、幸福、有尊严地生活，法
律工作者和普通公民对此有什么期待？

刘运智

任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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